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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9 ，痛 别 3 2 位 院 士

在新中国70年奋斗史中，在科技强国
道路上，这些谢幕的科学家们刻下了自己
的姓名，印上了自己的足迹，而很多人往往
并不确切知晓他们的贡献———“大国明星”

们习惯将名字深埋于泥土，却联手塑造了
你我今日的世界。

今天，我们一起缅怀这些逝者，记住他
们的名字，记住他们曾经说过的话——

做科研既要“顶天”，也要“立地”。
——中国工程院院士、材料学家涂铭

旌，1 月 1 日去世，享年 91 岁

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 ，但每
一代人应该有每一代人的担当 ，只要
工作一天 ，就要努力为国家为社会做
点有意义的事 。

——中国工程院院士、心血管外科专
家高长青，1月8日去世，享年59岁

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
自己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
足以自慰了。

——中国科学院院士、核物理学家于敏，1
月16日去世，享年93岁

立宏志 ，求实创新 ；勤学习 ，惜时
如金 ；搞科研 ，精益求精 ；深钻研 ，求
索不止 ；攀高峰 ，锲而不舍 ；遇困难 ，
勇 于 面 对 ；善 总 结 ，深 化 认 识 ；求 真
理 ，淡泊名利 。

——中国科学院院士、物理化学家梁
敬魁，1月19日去世，享年87岁

我应该尽最大力量，将许多国药的药
理作用研究清楚，以便为广大人民解除用
药的苦痛。

——中国科学院院士、神经药理学家
金国章，1月29日去世，享年92岁

我一生都只想要努力工作，做出自己
所有的贡献。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冷挤压
技术的开拓者阮雪榆，2月3日去世，享
年86岁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用混凝土
更好地“诠释”建筑之生命。这件看似枯燥的
事，我琢磨了一辈子，可还是觉得意犹未尽。

——中国工程院院士、土木工程材料
专家孙伟，2月22日去世，享年84岁

我不很聪明 ，但很勤奋。如果说我
做一样成一样有什么奥秘的话 ，那就
是对待事业全身心投入和锲而不舍的
长期积累。

——中国科学院院士、凝聚态物理学
家王业宁，2月22日去世，享年93岁

事业的追求为了理想，生活的乐趣乃
是创新，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西医结合
学科开拓者之一沈自尹，3月7日去世，
享年91岁

我有十二字箴言：必求甚解、知难而
进、精益求精。

——中国工程院院士、建筑结构专家
容柏生，5月11日去世，享年90岁

当我能够把我的一点一滴努力献给自
己的国家时，那才是我生活的真正意义和
我最大的自豪。

——中国工程院院士、材料科学家李
恒德，5月28日去世，享年98岁

学习结束后，最好的选择是回祖国工
作，因为那里是生你养你的土地，做出的成
果也能应用到最急需的地方。

——中国科学院院士、物理学家汤定
元，6月3日去世，享年100岁

轨道交通作为建设交通强国的重要力
量，应当起到带头作用。身为轨道人，我们
赶上了一个好时代，也意味着应有更多的
责任和担当。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轨道交
通数字化领军者之一宁滨，6月14日去
世，享年60岁

我的精力依然很充沛。只要我不倒下，
就要一直干。我要为祖国生命科学更快发
展尽一份微薄之力。

——中国科学院院士、分子生物学家
孔祥复，6月17日去世，享年76岁

学习要认真，工作要踏实，要重视理论
研究与工程实践相结合。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毫米波
技术领域专家孙忠良 ，6月2 9日去世 ，
享年83岁

留声

要多给年轻人创造机会。因为，科技发展
是一场接力赛，要靠一代代人的努力。作为一
名老科技工作者，我觉得个人名利事小，把这
个接力棒交好，尽快提高我们国家的科技水
平才是大事。

——中国科学院院士、人造卫星轨道
动力学和卫星测控专家李济生，7月28日去
世，享年76岁

科学的成就，来自于千万科学工作者
的默默耕耘。然而，由此建成的科学大厦却
如此辉煌。每念及此，心旷神怡，身为科学
一兵，其乐融融。

——中国科学院院士、化学家查全性，8
月1日去世，享年95岁

搞科研就是要发挥创造性。
——中国科学院院士、化学家卓仁禧，8

月6日去世，享年89岁

多干一点，少拿一点，腰板硬一点，说
话响一点。

——中国科学院院士、作物遗传学家
卢永根，8月12日去世，享年89岁

我从上小学五年级开始，面对日本的
军事侵略和工业品倾销，就立志要为中华
民族的强盛而努力奋斗，我人生的每一步
都在实践自己的诺言。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化学工程
专家陈家镛，8月26日去世，享年97岁

科学是人类宝贵的财富。
——中国科学院院士、物理学家章综，8月

27日去世，享年90岁

五十年来我目睹了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
之林、国力逐渐鼎盛的发展过程，远超过我青
少年时代梦寐以求的对振兴民族的期盼。

——中国科学院院士、工程热物理学
家王补宣，8月31日去世，享年98岁

看到我国纺织化纤工业的发展，我的辛苦
实在算不了什么。

——中国工程院院士、化学纤维工程
技术和管理专家季国标，9月5日去世，享
年87岁

大自然就像一把磨刀石，宝剑锋从磨砺
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我很自豪我所从事的职
业，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人选择地质工作。

——中国工程院院士、工程地震学家
李玶，9月10日去世，享年96岁

年轻人要挤时间，不要把时间浪费到
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上。要树立严谨的学
风，不能浮躁。

——中国工程院院士、泥沙与河床演
变专家韩其为，10月1日去世，享年86岁

当医生多好！如果有来世我还要当医生。
——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儿科血液

学专家胡亚美，10月3日去世，享年95岁

爱迪生有句名言“天才就是1%的灵感
加99%的汗水”，而我的那1%的灵感也来自
99%的汗水。

——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自动控制
专家张嗣瀛，10月4日去世，享年94岁

做事情要one thing at a time（一心一
意），在一个时间里只专心做好一件事，肯
定能做得比较出色，同时去想干几件事，反
而哪件事也干不好。

——中国科学院院士、固体地球物理
学家曾融生，10月22日去世，享年95岁

能够在短促的人生中，以科学服务人
类，这就是我此生不倦追求。希望有更多
的青年献身科研，成为服务国家科研发展
的脊梁。

——中国科学院院士、半导体器件
物理学家陈星弼 ，1 2月4日去世 ，享年
89岁

判断一个科学家的成果，不能只看他
发表论文的数量，关键要看他解决了什么
问题，科学研究要与实践相结合。

——中国科学院院士、病理生理学家
陆士新，12月6日去世，享年90岁

航天人也有失利，但绝不屈服。
——中国工程院院士、气象卫星专家

孟执中，12月14日去世，享年84岁

根据自己有独立见解和兴趣的问题立
题研究，做出创新性结果的可能性远大于
根据计划和指南申请的课题。

——中国科学院院士、病毒学家田波，12
月15日去世，享年88岁

留声

本报评论员易艳刚

《4天，痛失3位院士！》《8月，痛失6位院
士》《5天内痛失2位重量级院士》……2019年，
每一次看到这样的讣闻，都令国人深感痛惜。前
不久，人民日报微博做了一次梳理，发现截至12
月中旬，我们竟已送别32位院士。

从年初的“材料院士”涂铭旌、“两弹一
星”元勋于敏、著名物理学家梁敬魁，到下半年
的我国小儿血液病学科创始人胡亚美、自动控制
专家张嗣瀛，再到上周刚刚离去的“风云一号”

卫星总设计师孟执中、著名病毒学家田波……一
个个功勋卓著的名字，接连出现在讣闻里。

无论中外，科学家总体上比较低调，远离聚
光灯确乎也是科学工作的常态。不少院士的成就

与贡献，离世的时候才为大众知晓。自然地，很
多人呼吁媒体多讲讲科学家故事，让杰出科学家
成为“国民偶像”，让科学精神薪火相传，让科
学事业后继有人。

2019，痛别院士格外令人伤怀，还有一个背
景是，中美经贸摩擦、“华为事件”“IEEE审
稿门”等热点事件，一定程度上让越来越多的国

人意识到，如果不能自主掌握核心科技，随时都
会有“被卡脖子”的风险，甚至受制于人；要掌
握发展的主动权，用创新托举中国梦，我们需要
更多优秀的科学家，赓续老一辈科学家的风范，
接力奋斗，让人力大国成为人才强国，让中国制
造升级为中国创造。

2019，他们的离去让人不舍。但我们也清醒
地知道，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关键是，在缅怀
中，崇敬科学家、热爱科学要成为一种潮流；在
缅怀中，国民的科学素养要稳步提升。

我们希望，故去科学家的故事永久流传，他
们的名字长久被传颂。这些科学家，让人不舍，
更催人奋进。我们乐见，袁隆平、屠呦呦等科学
家正在成为“超级偶像”。江山代有才人出，新
时代，一定会涌现更多“领风骚”的科学家。

本报记者王京雪

2019年逝世的科学家似乎格外多，也格外受
人关注。

截至12月中旬，这一年，我们已相继送别32位
两院院士——这也是2018年逝世的院士总数。此
外，还有数位在所属领域居功至伟的科学家也于
今年离世。

在贯穿全年的相关媒体报道后面，总能看到
人们自发留下的大量缅怀话语。

有人饱含歉意与敬意，“对不起，以这样的方
式认识您。”“虽然对很多科学家都不太了解，谢谢
你们一直以来对国家的贡献。”

有人希望媒体多宣传科学家，“不要等人去
世了，才被知道姓名”。“多讲讲他们的事迹，他们
的研究领域吧，没准就有孩子因此爱上这个行
业。”

有人感叹：“这才是国家的真明星、真偶像！”
“这应该是点击过亿的人，粉丝无数的人，被铭记
的人！”

毫无疑问，在新中国70年奋斗史中，在科技
强国道路上，这些谢幕转身的科学家们刻下了自
己的姓名，印上了自己的足迹，而人们往往并不
确切知晓他们的贡献——“大国明星”们习惯将
名字深埋于泥土，却联手塑造了你我今日的
世界。

值得注意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渴望了
解这些不够“出名”的著名科学家。人们想知道，
他们是怎样的人？做过怎样的事，说过怎样的
话？为什么值得怀念？他们的离开又意味着
什么？

爱国者

翻开2019年离世科学家的名单，可以看到，他
们绝大多数成长于兵荒马乱的旧中国，怀揣科教
报国的心愿，付出毕生心血建设新中国，爱国者是
他们共同的标签。

这代科学家身上有种共性，即一种强烈
的家国情怀。用1月16日逝世的“两弹一星”元

勋、“共和国勋章”获得者、核物理学家于敏的
诗句，就是“亲历新旧两时代，愿将一生献宏
谋。”

在中国，于敏的名字曾绝密了28年。在“隐身”
岁月里，他的工作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
实现了氢弹原理突破和武器化。尽管在氢弹研制
中居功至伟，但于敏多次否认中国“氢弹之父”的
称谓，说这是集体的功劳。

于敏喜欢背诵诸葛亮的《出师表》，认为
“鞠 躬 尽 瘁 ，死 而 后 已 ”是 一 种 非 常 好 的
品德。

10月4日，自动控制专家、中国自动化科学技
术开拓者之一张嗣瀛逝世。35年前，在1984年的国
庆阅兵仪式上，年届六旬的他对着受阅方队中的
我军新一代单兵反坦克武器热泪盈眶——为解决
该武器因控制指令交叉耦合而不能中靶的问题，
他研究了3年。

张嗣瀛曾说：“我的中国梦就是，国防我们强
大起来，经济我们全面上去。现在看到中国发展
了，我非常高兴，但是还不行，还要干，还希望中国
再强大。”

家国情怀也体现在科学家们做出的人生抉
择中。

物理学家、半导体学科创始人之一、红外学科
奠基者汤定元，是新中国成立后早期留美归国的
科学家之一，曾为“两弹一星”等研制作出重要
贡献。

1 9 5 1年，在美国取得硕士学位的汤定
元怀着报国热情回到祖国。后来，他多次被
人问起选择回国时的所思所想，他说他不
理解人们为什么对这种问题这么感兴趣，
在他看来，回国是理所当然的事，简直不值
一提。

1956年，化学工程专家、我国湿法冶金学科奠
基人陈家镛放弃在美国的事业，回国工作。他针对
国家经济建设中的重大急需，开拓了湿法冶金新
工艺和新流程，使我国湿法冶金在很多方面达到
世界先进水平。

陈家镛曾说：“我从上小学五年级开始，面对
日本的军事侵略和工业品倾销，就立志要为中华
民族的强盛而努力奋斗，我人生的每一步都在实

践自己的诺言。”
同样出于科学报国的信念，材料学家涂铭旌

在1958年登上从上海西行的列车，响应国家号召，
举家西迁，前往建设中的西安交通大学，投身金属
材料学科建设。

今天，他参与创建的西安交通大学金属材料
强度国家重点实验室，已成为我国最重要的以研
究材料力学行为基本规律、特异现象和材料服役
效能为主的科研机构之一。

奉献者

一座宏伟大厦的根基与栋梁，从来不像其外
表那般享有夺目光彩。干惊天动地的事，做隐姓埋
名的人，奉献者是这些科学家们身上的另一个
标签。

今年6月，我国毫米波技术领域杰出专家和教
育家孙忠良逝世。在身边人眼中，这位曾担任国防
973项目首席科学家、总装科技委兼职委员、总装
某专家组专家的老人，看上去像个普普通通的“老
师傅”。他们知道他干的是“大事”，但不清楚他到
底做的什么。

孙忠良为我国毫米波技术的工程应用和国防
应用作出杰出贡献，其研究对推广5G技术具有重
要意义。直到生命最后阶段，这位常年每天工作十
几个小时的老院士，还在病床上与同事约定出院
后要一起构建价格更低廉、创新性更强的毫米波
超材料成像系统。

8月，作物遗传学家、华南农业大学原校长，
“布衣院士”卢永根逝世。

为实现“人人有饭吃”的理想，他为我国水稻
遗传研究作出杰出贡献。在他70多岁时，还带着学
生翻山越岭，寻找野生稻种。

87岁，一生节俭的他和老伴一起将毕生积
蓄880万元捐出，成立教育基金。他说，支援国
家搞现代化，不把教育搞起来，是不可能的。
“我要将个人财产还给国家，作为最后的贡
献。”

89岁，他把自己的遗体捐献给医学科研和教
育事业。 （下转15版）

第一排：涂铭旌、于敏、梁敬魁、金国章、高长青、王业宁、孙伟；

第二排：阮雪榆、沈自尹、容柏生、李恒德、宁滨、孔祥复、孙
忠良；
第三排：汤定元、李济生、查全性、卢永根、陈家镛、章综、王
补宣；
第四排：卓仁禧、李玶、季国标、韩其为、曾融生、胡亚美、张
嗣瀛；
第五排：孟执中、田波；陈星弼、陆士新。

让人不舍

更催人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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